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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诗琦（19 岁）
英国诺森比亚大学学生

女儿 7 岁生日那天，我和她达成一个

协议。她同意在脑中植入一段代码，从此我

能通过手机里特定一款软件知道女儿的一

举一动、所思所想。

手术后当晚，我收到软件提醒，里面写

着：我可以吃一个草莓蛋糕吗？我一方面感

叹着科技的发达和神奇，一面觉得好笑。我

看了看时间，还不算很晚，楼下的蛋糕店应

该还开着门。我穿了外套，拿上手机，下楼

去买蛋糕。敲开女儿房门的瞬间，一道目光

热辣辣地看向我，几乎是同时，女儿爆发出

一阵欢呼：“这个代码太好了！”

我和女儿的关系从此突飞猛进，有了

这样心灵感应系统，确实避免了很多不必

要的吵架和误解。我知道了女儿为什么讨

厌班里的数学老师，也发现孩子眼里的世

界是多么奇妙。我恍恍惚惚想起小时候，自

己也是以这样的眼光看待世界的，可是妈

妈从不理会。

有了这段代码，我们的母女关系让数

不清的人心生艳羡。于是，在代码植入一个

月的电话回访里，我大加称赞。但不知道为

什么医生在表示感谢的同时，建议我不要

过度依赖，并且最好在女儿成年前取出代

码。我觉得这无所谓，应付着挂断电话。

等我渐渐发现有什么事情不对时，女

儿已经上初中了。

因为工作繁忙，我好久都没打开软件

去看提醒。有一天我忽然觉得好像少了什

么：软件里本该“999+”的消息，为什么

一 条 都 没 了 ？ 我 感 到 惊 恐 莫 名 ， 马 上 请

假，冲向女儿的学校，正好在她放学的必

经路上远远看到了她。女儿和几个同学说

说 笑 笑 、 追 逐 打 闹 。 我 重 新 打 开 消 息 通

知，一条条提醒喷泉似的爆出来：今晚上

去我家看电影啊，就和你妈说在我家学习

呗——上次不是混过来了吗？周末我们去

玩吧？上什么补习班啊，就和你妈说去图

书馆自习呗！⋯⋯我偷偷离开了，一脸阴

沉地等女儿回家。听到门锁转动的声音，我

赶紧装作若无其事地在厨房准备晚饭。

“妈妈？今天你这么早下班了啊？”

“晚上我想到同学家去，可以吗？我们

下周有一个考试，还挺重要的，我有些地方

不懂，想去和同学一起学习。”

“好啊，去学习？是去看电影吧！”我把

手里的锅重重一掷，拿出手机往她怀里一

扔，“关掉消息通知，可真有你的！你为什么

那么做！”

女儿从最开始的惊诧，到难以置信，

再 到 满 脸 通 红 ， 最 后 歇 斯 底 里 地 怒 吼 起

来：“你还好意思说！你这样和控制狂有什

么区别？我从来不敢违背你的愿望，连想

都不敢想，在你面前我就是一个完完全全

透明的人！”

“可是被我知道有什么不好呢？我是你

妈妈啊！而且——”我忽而冷笑道，“这可是

我们当初说好的。”我一脸得意地看着她，

欣赏着她的哑口无言。

“那时我才 7 岁啊——你疯了！”女儿

说完这句，把书包一摔，冲出门去。等我回

过神来，她已经没影了。

说起来，我并没有多着急。代码软件的

消息通知已经开了，女儿早晚会暴露自己的

行踪。我优哉游哉地独自吃完晚饭，洗了碗，

看着屏幕上疯狂滚动的消息。我准备先洗个

澡，再躺在床上好好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

办。坦白来讲，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不知不觉睡了过去，等我转醒时，发现

已经快晚上 12 点了，女儿还没回来，并且

手机上滚动的消息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

我一下子慌了，立刻报了警。

警察很明显将信将疑，但他们还是采

取了行动。就算是这样，找到女儿也已是一

周以后了。我找到她时，她正如行尸走肉般

坐在一家书店门口——没人知道她这几天

是怎么过的。

看到女儿的那一瞬间，我泪如雨下，不

顾女儿惊恐又呆滞的目光，冲上去搂住她。

“以后我再也不监控你了，我这就把软件删

了！”她木然的脸上渐渐有了迟钝的反应，抬

起浑浊的目光看着我。良久，她开口了：“那你

保证以后再也不装了？”我猛点头答应着。

那之后，我和女儿的关系就变成了世

间平凡无奇的那类，女儿也开心地成长到

18 岁。在给她庆祝成人礼的那天，我又收

到一条消息：过去的人生真像梦一样。我暗

自点头，深以为然。

“妈妈，你在干什么呢？”

“没什么，工作群里的消息而已。”

偷 窥 （小说）

石颖倩（22 岁）
上海交通大学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学生

“你见过月光吗？”

“不，没有。”

“ 那 真 是 遗 憾 啊 ， 据 说 很 久 很 久 以

前，夜晚的天上，是有一轮银色的圆盘挂

着的。”

“是这样吗？”

夜晚，霍坦丁城刚下了一场小雨，魔

法灯的光芒只照射几个主干道，剩下的巷

子都被笼罩在黑暗里，犹如穿着黑色长裙

的美丽女郎。

大街上人来人往，他们兴高采烈，或

遗憾，谈论着月光。

这 是 一 个 没 有 月 光 的 地 方 ， 每 到 深

夜，天空漆黑如墨，空无一物。

街道旁的一家裁缝铺里，一个红发女

孩听了外面行人的谈论，微微好奇起来。

她看着伏在案上，正给贵族夫人们缝制华

美衣服的母亲，蓝宝石般的眼眸涌动着好

奇：“妈妈，你见过月光吗？”

女人愣了一下，弯曲的腰微微直了起

来，转头看向自己可爱的小女儿：“爱丽

丝，你想看月光是吗？”

“嗯嗯，我想看。”

爱丽丝连连点头，精致的小脸露出一

丝期待，她 6 岁了，对夜晚的印象永远是

黑暗。

思索良久，女人小心将华贵的丝绸衣

服 叠 好 ， 走 到 爱 丽 丝 身 边 ， 牵 起 她 的 小

手：“妈妈带你去看月光。”

女人牵着爱丽丝的手，走到休息的卧

室里。接着，她珍而重之地从雪松木衣柜

底下，取出一个四四方方的盒子。

爱 丽 丝 看 到 妈 妈 从 盒 子 里 取 出 一 幅

画，小心翼翼、缓慢地展开在她眼前。

一瞬间，画中瑰美动人的场景令她愣

神。天空放着五彩缤纷的烟火，烟火下面是

城市，而在城市之上，白云之间，烟火之旁，

一轮银月高挂于天际，如天使般皎洁。

“月光，我见到了月光！”爱丽丝轻声

说着，害怕自己过大的声音会惊碎这画中

的明月。

过了不知多久，在爱丽丝恋恋不舍的

目 光 里 ， 女 人 收 起 了 画 。“ 宝 贝 ， 很 晚

了，要早点睡哦。德兰夫人的衣服我还没

做好。”

女人宠溺地摸了摸爱丽丝的头，走出

了房门。见母亲离开，爱丽丝蓝宝石的眼

瞳再次看向衣柜——那里藏有月光！

爱丽丝小心地拿出画，重新展开，目

光顿时又沉醉在月光难以言喻的美丽中。

她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比珍妮

家的珍珠还要漂亮千倍万倍。

渐渐的，困意上涌，爱丽丝感觉自己的

眼皮好沉重。她知道，自己该睡觉了。

小心将画放回，爱丽丝躺在了床上。在

进入梦乡前，她习惯性将手放在脖颈上的

银色项链上——这是父亲罗伯特留给她唯

一的遗物。

罗伯特是格尔兰国的一名中级将领，

虽然母亲一直说父亲只是去了远方，但爱

丽丝知道，父亲可能永远也回不来了。

“爱丽丝，父亲要走了，战士们还在等

着我呢。这条项链留给你，它是天使的眼

泪制成的哦，如果向它许下心愿，最后都

会实现的。”

温暖的大手抚摸在自己额头，然后放

开，男人骑上了骏马，挥手作别。远去的

背影消失在视线尽头，记忆中的那一天，

爱丽丝感觉自己格外孤单。

“如果愿望能成真，我希望爸爸能回

来，还有，见到月光。”

睡着之前，爱丽丝许下了这个心愿。

这个心愿她已经许了无数次，但她还是相

信父亲的话，相信愿望一定会实现。

忽然间，星星点点的银光从项链上翩

然飞出，像无数萤火虫，接着温柔地落在

爱 丽 丝 身 上。 爱 丽 丝 睁 开 了 眼 ，“ 天 呐 ，

这是什么！”

她看到自己趴在一个巨大的、发着白

色微光的天使背上，一对白色羽翼快速扇

动着，带起的力量让他们穿越在云海中。

“你好，我叫利特。”天使转过了头，金

发碧眼，鼻梁高挺。

爱丽丝深呼吸两下，平复心情，风驰电

掣的感觉让这个小女孩有点胆战。

“你，你好，利特。”爱丽丝小声说着，她

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利特咧嘴一笑，露出一排整齐雪白的

牙齿：“爱丽丝小姐，我是来带你去看真正

的月光。”

正说着，利特穿越大气层，脱离云海，

只见无数星辰如沙漠里的钻石，闪闪发光，

唯美得令人窒息。一轮大得不可思议的明

月，出现在了视线之内。爱丽丝睁大眼睛，

她已经说不出话来。爱丽丝甚至能清晰地

看到，许多环形山挤在一起，平原是灰白色

的，裸露的岩石还有着细碎的沙粒感。

他们降落在一处悬崖上，利特抱着爱

丽丝，雪白的天使之翼收拢，犹如屏障。爱

丽丝问：“利特先生，你从哪里来？”

“我从神界来。”利特温柔回答。

爱丽丝点点头，在霍坦丁的传说中，天

使的确生活在神界。她本想问问爸爸的事

情，可想了想却问了另一个问题：“利特，神

界都有什么？”

于是利特和她坐在月球上的悬崖上，

在蓝蓝天幕下，讲述着神界的一切⋯⋯

爱 丽 丝 听 得 着 迷 了 ， 不 知 不 觉 沉 沉

睡 去 。 天 亮 了 ， 霍 坦 丁 迎 来 了 新 的 清

晨 ， 大 街 上 人 来 人 往 ， 喧 闹 是 这 座 城 市

永恒的旋律。

爱丽丝醒了，鼻尖闻到一阵飘来的面

包混合牛奶的清香。她揉了揉眼睛，心底

涌 起 一 丝 不 舍 ： 她 还 没 听 够 利 特 的 故 事

呢。穿好衣服，下了床，爱丽丝的肚子咕

咕叫了起来。穿过走廊，爱丽丝来到母亲

裁 缝 铺 里 ， 却 看 到 母 亲 没 有 埋 头 缝 制 衣

服，而是抬着头，愣愣地看着门外，两行

清泪流了下来。

门外传来一个熟悉的洪亮声音：“特

蕾莎，我回来了。爱丽丝还好吧？”

爱丽丝的月光 （童话）

仇士鹏（22 岁）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硕士研究生

小时候，母亲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父亲整日在外蹬三轮车，肩膀上挂着

一条湿漉漉的毛巾，穿梭在大街小巷，用

踏板上一层层的脚印堆叠成灯下厚厚的硬

币。而母亲端坐在学校的小房间里，输入

文档、打印试卷，不仅每个月存折上都会

多一笔工资，逢年过节还会有米、月饼和

油。不过，我从来没见过母亲的钱，她一

直把它存在银行里，走亲戚、随礼都是用

父亲挣来的碎银子。母亲告诉我，存折里

的钱是家里的本钱，以后我上学、成家都要

靠它呢。而她没有说的是，一家人的生老病

死，也都合在了那小小的存折里。

第一次用到这个钱，是在小升初。我靠

着摇号，碰运气才进入了市里的初中，但因

为不是凭实力考上的，所以要交一大笔钱。

当我纠结了许久才嗫嚅着把这个消息告诉

母亲时，她和父亲一拍即合：“交！”“你能摇

上这是喜事啊。这钱就是留给你用的。”她

显得毫不在意，没有半点心疼。

第二次用到它的时候，母亲脑出血住

院，熬了 7 天后撒手而去。那个存折又在桌

上出现了，我突然觉得它分外讨厌，虽然存

着钱，但每次出现都是一副无度索取的模

样。它是母亲用一辈子给家里存下的东西，

但它不仅带走了母亲，也向这个家发动了

一次次的侵略战争。每一次出现，都是一股

暗流涌动。

意识到母亲真正离开了，是在每天早

上，起床后屋子里只剩我一个人，父亲把饭

做好留在桌上，便匆匆忙忙出门蹬车了。到

了晚上，卫生间里空荡荡的，不会再有人提

前帮我摆好小凳子、棉拖和热水瓶，倒上小

半盆冷水，等待我洗脚。我一件件地拾起曾

经被母亲包揽的事情，一点点地在屋子的

空间里重新构建家的骨架。

姨母经常告诉我，家是一个三角形，父

母和我各占一个角，才让家形成了最牢固

的结构。

母亲在的时候，她占着一个顶点，收容

着我和父亲的棱角。每次父亲发火，提着扫

帚往我身上打的时候，母亲往往先在旁边

帮腔，训斥我几句，觉得我受的惩罚已经够

了，便又去阻拦父亲。她时常在我和父亲的

房间来回走动，给我们足够的缓冲空间，把

家里暴躁的温度降低，然后一点点地打通

两个人间的沉默。

母亲虽然残疾、瘦小，走起路来一瘸一

拐，但在我们家说话的分量却是最重的。因

为她不仅掌管着家里的经济大权，而且精

通着家里所有的家具，所以她也是所有家

具的综合体。母亲是洗衣机、缝纫机、收音

机、油烟机，当然，也是戒尺、润滑剂和红花

油。她把最绵长的深情都给了这个家，把它

打 理 得 井 井 有 条、窗 明 几 净 ，这 也 是 为 什

么，有一次我和父亲发生争吵后，在作业本

上愤然写下“家是一个大火炉，把人烧得

不想待下去”时，她没有打我，而是对着

我呜呜地哭了出来。那时候我上三年级，

情不自禁地也跟着哭了出来。第一次，我

对家的意义有了分外深刻的认识。

而母亲走后，我和父亲成了相依为命

的关系。三口之家缺了一个角，我们默契

地把棱角变得很钝，嵌套成火车车钩的结

构，拖拽着彼此，也被彼此牵引。我们再

没 发 生 过 战 火 ， 因 为 母 亲 始 终 坐 在 相 框

里，靠着墙，微笑着望着我们。我们也时

常会谈到母亲，谈到她的抠门，谈到她被

人骗的憨傻，谈到她命途多舛的一生。前

些日子，看了纪录片 《掬水月在手》，我

突然觉得这句诗尤其适用于形容母亲——

温 柔 和 善 ， 在 岁 月 的 一 隅 泛 着 盈 盈 的 微

光，即使已经离开人间，但掬一捧水，依

旧能看见她满是爱意的眉眼。

母亲是家的借代词

袁 来（13 岁）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二七班

我 有 一 个 好 朋 友 ， 其 实 她 也 不 是 我

的好朋友。她比我大 30 岁，跟我出生在

两 个 年 代 ， 受 到 两 种 教 育 ， 有 时 我 和 我

的 好 朋 友 还 会 出 现 “ 代 沟 ”， 不 过 我 们

的 爱 没 有 “ 代 沟 ”， 这 个 好 朋 友 就 是 我

的妈妈。

我 的 妈 妈 很 随 和 也 很 严 厉 。 有 的 时

候 会 跟 我 一 起 追 剧 ， 一 起 看 电 影 ， 一 起

讨 论 八 卦 ， 还 会 时 不 时 问 我 谈 没 谈 恋

爱 ， 有 没 有 喜 欢 的 男 生 ， 我 认 为 我 们 的

相 处 方 式 更 像 是 闺 蜜 。 她 不 会 因 为 我 考

得 不 好 就 来 打 我 ， 而 是 与 我 一 起 探 讨 没

有 考 好 的 原 因 ， 跟 我 一 起 学 习 ； 她 也 不

会 因 为 我 犯 了 错 误 就 不 明 真 相 地 骂 我 ，

而 给 予 了 我 足 够 的 信 任 、 尊 重 与 爱 。 她

让 我 明 白 ， 生 而 为 人 就 是 不 断 碰 壁 、 不

断 成 长 。 其 实 ， 我 们 每 个 人 的 生 命 中 、

在 你 碰 壁 的 过 程 中 ， 都 会 有 一 个 人 一 直

守护着你，她就是妈妈。

她对我很好，但是我们往往也会在一

些小事情上发生矛盾，可以把这种矛盾叫

作“代沟”。说到“代沟”，在有的方面，

我和妈妈跟别的母女也一样，比如：她不

理解奶茶为什么那么吸引我，不理解综艺

节目有什么好看的，也常会不理解很多网

络语言的意思。她不理解我，我也不理解

她，有时候我们只能自说自话。这对于一

个在青春期的少女和另一个即将走向更年

期的“少女”来说是很致命的，但是我们

从没有因为这种问题而放弃交流。我给她

讲奥利给，她给我讲小虎队；我给她讲王

者荣耀，她给我讲跳皮筋；我给她讲正新

鸡排，她给我讲东北乱炖⋯⋯我们在同一

时代回忆着各自的点点滴滴，并且我们愿

意 敞 开 心 扉 ， 把 这 些 事 情 分 享 给 你 爱 的

人，这时就没有什么“代沟”了。

爱没有那么多借口，趁我们还年少多

看看自己身边的妈妈吧。她们曾经也是少

女，也拥有过伟大的梦想，我们对她们既

是自由的枷锁也是精神的家园。当你嫌弃

妈妈的碎碎念，其实她却温暖了你的岁岁

年 。 汪 国 真 的 一 句 话 很 值 得 我 们 思 考 ：

“ 我 们 也 爱 母 亲 ， 却 和 母 亲 爱 我 们 不 一

样 ， 我 们 的 爱 是 溪 流 ， 母 亲 的 爱 是 海

洋 。” 所 以 别 让 自 己 的 冲 动 、 任 性 、 无

知，亲手耗干了这一片海洋。

谢谢你，我的好朋友，比我大 30 岁

的好朋友。谢谢你，我的好妈妈，与我一

同长大的妈妈。

比我大30岁的好朋友

刘儒田（26 岁）

2020 年春节，我和母亲没有外出，守

在电视前看着各地支援武汉的新闻。被疫

情 困 在 家 中 ， 我 和 母 亲 似 乎 有 说 不 完 的

话，关于矛盾、感动和未来⋯⋯无论聊什

么，都不觉得疲惫，反而越说越有意思，

越讲心里越明。

母亲说等疫情结束后，她想去一趟武

汉，以前总是听我的描述：九省通衢，烟波浩

渺，日新月异，活色生香。“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是不是真的有神仙？有灵

气？”其实，她是希望和我再一起出去走走。

那时的母亲也正在经历一种“疫情”，

她常常会担心疫情传播扩散到我们这里，

感染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是父亲远在农村，

偶尔的联系并不能纾解她的担忧。负面情

绪犹如阴翳，拥堵在她有限的心灵空间。

后来，我拨打社区心理热线，得到了专

业帮助：“这是一种情绪上的应激表现，加

上正处于更年期，对于她来说更多是一种

心境障碍，她需要有人站在她这边。”咨询

师说，她现在就像是走进了死胡同，需要有

人跟着她在内心迷失的路走一走，然后适

当的时候，拿出指示牌，引导她走出迷宫。

咨询师还建议说：“在适当的时候，给她一

个拥抱。”

是啊！成年后，我已经很久没有主动抱

过母亲。傍晚母亲倚躺在床，我拥抱了她：

“疫情不能这么快结束，这个病让有的城市

都停了。大家都要去拉一下，才能把这些城

市从病榻上拉起来。现在，我要把你从病床

上拉起来。”

她笑了：“胡说啥呢，我又没得病，拉我

干啥。”后来疫情趋缓，我带她去看了天坛，

逛了北海，相片里她涂了口红，笑起来格外

灿烂。她还指点着我应该如何拍照，在哪里

取景。我说，我现在要做你的经纪人，负责

打造你人到晚年的美丽人设。

如今在嘱咐母亲自我防护的同时，也

提醒她烦闷时可以随时和我视频。她回复

我说，安心上班，勿挂念，家那边多开了几

条抗疫心理热线。

到 2021 年春节还有一些日子，我提前

许了一个新年心愿：希望再给她一次拥抱。

想再给她一次拥抱

王彤乐（21 岁）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学生

妈妈，又下雨了
这个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

你躺在床上，我闻到中药
淡淡苦苦的味道，这么多年了
我们都没能摆脱生活
设计的困局。房间里的光线太昏暗了
要开灯吗，妈妈

你笑着摇了摇头
我靠在你的身边翻开床头的故事书
书里说世界很大，盆栽里埋下彩虹的

种子
可是妈妈，窗子外面雨一直在下

你熬好自己的药，接着就为我熬粥
可是我很委屈，妈妈
我喜欢洁净的太阳，喜欢你所描绘的
那只能载我们周游世界的热气球

你笑着揉了揉我的头发
说等天晴了，我们就去彩虹底下摘

草莓
餐桌上，我喝粥，你喝药
我们的窗子很小，风把窗帘吹起来

我看到童年时的长颈鹿
正在雨后朦胧的城市里啃食树叶
桥上的人们抬头望天，彩虹
收留了我们放飞的小鸟，变成一道
弯弯亮亮永恒的光

妈妈，原来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误解了雨

彩 虹
姜士冬（21 岁）
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每一次回家，都带着欣喜，每一次离

家，都有说不出的难过。我的家和大学同

在一个城市，我每两周会回家一趟。尽管

如此，每次回学校的时候，妈妈都会送我

到小区门口，然后目送我，直到我在下一

个十字路口转弯，才会回家。小区门口到

十字路口的距离约有百八十米，我会走几

十步一回头，然后渐渐地看到妈妈的身影

越来越小，这让我有些心酸。

我是从来没离开过妈妈的。我的童年

是在农村度过的，农村里有一所小学，我

在那个小学度过了 6 年的光阴。上初中时，

妈妈一咬牙让我去市里上学，并且她和爸

爸也来陪读。爸妈从事体力劳动，初中的

那三年，对于爸妈和我来说，着实是一段

艰难的时光。

我努力学习，最后考上了市里的一所

重点高中。爸妈努力地工作赚钱，最后在

市 里 买 了 一 套 房 子 。 高 中 的 学 校 离 家 很

近，晚自习会上到很晚，但妈妈都会在校

门口等我下晚自习。3 年过去了，我高考

了，妈妈告诉我说，最好不要出省，离家

太远妈会不放心。我知道，妈妈是离不开

我的，我也是离不开妈妈的。上大学后，

我第一次在学校住宿，刚开学那几天，妈

妈每晚都会打来电话。周末没有课，我会

坐公交车回家，所以对于很多外省的学生

来说，我是很幸福的。

很多人会说我是个“妈宝”，我觉得

“妈宝”并没有什么不好啊。这一生是很

短暂的，我们是否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用来

陪伴那些爱我们和我们爱的人呢？我们可

以追逐梦想，那在我们追求诗和远方的时

候，是不是也可以带着爸妈呢？我觉得可

以。我是独生子，当今很多家庭都应该只

有一个孩子，爸妈索取的不多，应该只是

要多一些的陪伴。

可是，我真的可以永远陪伴我的妈妈

吗？并不是的。有人说妈妈是上天派来的

天 使 ， 当 我 们 长 大 了 ， 可 以 自 己 照 顾 自

己，有一天我们也为人父母的时候，妈妈

就会回到天上去。而我只是希望，我可以

一直陪伴妈妈，直到她重新做回天使。

妈 妈 的 白 发 越 来 越 多 了 ， 妈 妈 常 常

让 我 拽 掉 她 的 白 头 发 ， 我 知 道 妈 妈 不 想

变 老 。 可 是 妈 妈 的 背 更 弯 曲 了 ， 妈 妈 的

皮 肤 也 不 如 以 前 得 好 了 。 以 前 ， 是 妈 妈

保 护 小 小 的 我 ， 而 以 后 ， 是 我 守 护 小 小

的妈妈。

下一个十字路口

编 者 的 话

小时候的我们，总想着能早点离开
家、离开妈妈，去外面世界闯荡；而长大后
才发现，还是家和妈妈最让人想念。

欢迎把你的文学作品发给“五月”
（v_zhou@sina.com）,与“五月”一起成长。扫
码可阅读《中国青年作家报》电子版、中国
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那里是一片更大
的文学花海。

家有老妈

闵诗睿（13 岁）
西安市东城第一中学七年级七班

从我上幼儿园起，妈妈就常常过着两城

生活，周末西安，周内渭南，穿梭的脚步记录

着妈妈的艰辛。记得上中班的一个周一的早

晨，我坚持要妈妈送我上学。急着赶回单位

的妈妈，看着我哭得有些变形的小脸，再也

无法坚持了，打电话请了假。我兴奋地蹦了

一路，逢人就说妈妈今天送我上学。这次分

离我没有哭，我是安静地、心甘情愿地回自

己的位子，透过窗户我不仅看到了妈妈远去

的背影，还看到校园里盛开的鲜花——那盛

开着的花，仿佛就像妈妈在陪伴我。

后来我上了小学，家里也买了车。妈妈

便在周中也能回来一趟，搂我入睡。我却兴

奋得久久不能入睡，和妈妈开心地聊学校

里的新鲜事。

虽说妈妈不常在我的身边，但她给我

的爱一点也没有少。每次进门她都是大包

小包地拎着一堆东西，那些包里有我爱吃

的零食、新衣服，还有我的书。妈妈从来没

有量我的身高和鞋码，可每次买回的衣服

总是那么合身，鞋也不大不小。

在妈妈来了又去，去了又归中，我渐渐

长成和妈妈一般高的大姑娘了，妈妈却变

成一个皱纹悄悄爬上额头的中年慈母。我

10 岁那年的 2 月，小妹沫沫降临了，妈妈更

是辛苦。好在爸爸善解人意，我也一天比一

天懂事，妈妈的奔波也换成了爸爸的往返。

无论岁月更迭，我们一家人总是相聚在其

乐融融的日子里。

（指导教师：闵保华）

妈妈的背影

漫画：程 璨


